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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兆金

我的老家在茌平区洪官屯镇范
辛村。20 世纪 80 年代，忙忙碌碌的
秋收会持续一个多月，家家户户缸满
囤尖。房顶上也找不到一块空闲地
方，晒的满是花生、棉花、红枣等。村
子犄角旮旯堆满了玉米秸、高粱秸、
棉花秸、花生秧，就连土墙头上也披
满了地瓜秧，村子显得臃肿，像是怀
胎十月的孕妇，又像是穿了一层厚厚
的棉衣。

等到所有地块播种上冬小麦，草
木萧疏，这时已是深秋，或者是初冬，
北风呼啸、冷雨淅沥，人们都穿上了
厚衣裳。此时，一年一度的位山清淤
便提上了日程，村里壮劳力悉数上
场，去50多公里外的位山参加全地区
清淤会战。

村里壮劳力前脚刚走，吃过晚
饭，老支书敲响挂在村中央一棵老榆
树上的大铁钟，召集全村妇女及45岁
以上的男劳力开会，部署晚上轮班打
更的事，以防蟊贼惦记村里的牲畜及
秋收果实。那个年代，物资还比较匮
乏，一枝一叶都显得非常珍贵。壮劳
力不在家，村里就组成以妇女为主力
的打更队。老支书的意思是，先自由
结合，四户一晚上，分上下两个半宿，
以零时为界，若不愿意自由结合，就
直接指派，分组结果就张贴在老榆树
旁的墙头上；所有组轮完一轮，结对
小组上半宿、下半宿调换；如果村里
丢失东西，就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

任，并照价赔偿；尽力看护好家里的
一草一木，以免在外挖河的壮劳力们
分心挂着家里。分完组，妇女们便聚
在一起商讨如何打更，哪里该多转
转，哪里可以少转一圈。生性胆小的
二婶子拽住天不怕地不怕的三嫂的
衣袖不撒手：“我就死赖着和你一组，
谁也别想把你从我手里抢走。”这句
话引来一片爽朗的笑声。

壮劳力上位山清淤，村里的琐碎
事少了些许，磨面喂猪、纳鞋底、纺棉
线都是家里妇女一个人承担着，不用
争也不用抢，少了拌嘴闹别扭，很是
清静。晚上打更成了村里妇女们的
头等大事。上半宿还好，吃过晚饭，
扒上一簸箕棉花桃或者纳上一只鞋
底，精神着呢。等到九点后，喊上同
组的姊妹，在村子里转上两圈，时间
差不多就到了零时，该换班了。上半
宿打更的妇女挨家喊醒下半宿打更
的姊妹，回家钻进被窝倒头便睡。打
更，下半宿最难过。不怕贼偷就怕贼
惦记，上半宿，贼不好下手；下半宿，
贼趁乡亲们熟睡才下手，一偷一个
准。下半宿打更的村民，不敢掉以轻
心，特别是在凌晨两三点钟蟊贼最容
易得手的时候，即使困得上眼皮直碰
下眼皮，也得强打起十二分精神来巡
夜。俗话说：贼，偷风不偷雨。月黑
风高夜，犬吠此起彼伏，好像有人进
村，责任在身的妇女们武装好自己，
与同伴马不停蹄从一个街口赶往下
一个街口。若是北风裹挟着细雨，冷
飕飕地打在脸上如针刺一般，蟊贼就

不敢轻举妄动，因为雨夜作案容易留
下痕迹，打更的揣测透了蟊贼的心
理，便会躺在被窝里一觉睡到天亮。
老支书说：贼，见不得光。打更的不
管是妇女、半大小子还是老弱病残都
是带着光亮的。若是哪一组偷懒没
有打更，逃不过老支书的“火眼金
睛”，他古铜色的脸便会拉下来，批评
得人抬不起头来。

母亲和东院桂英嫂子分到了一
组，一次轮到下半宿打更。我央求母
亲不下三次，打更时要叫上我。扒了
半宿的棉花桃，手扒得生疼，上下眼
皮直打架，我还是强忍着不上炕睡
觉，母亲再三催促：“别逞能了，快点
睡觉去吧，到时叫醒你便是了。”实在
是熬不下去了，我连衣裳都来不及
脱，倒头便睡。上半宿打更的在院外
高声大喊，母亲生怕惊醒熟睡的我，
低声应允，蹑手蹑脚关好屋门，与东
院桂英嫂子会合，一道去打更。待我
醒来，已是东方泛白、鸡鸣三遍，母亲
打完更回到了家。看到母亲没叫醒
我，我的倔脾气上来，一天没有说话，
母亲拗不过我，答应下次打更一定叫
上我。果然，再一次打更的时候，母
亲没有食言，轻轻叫醒我：“快起来，
打更去。”我一骨碌爬起来跳下炕，揉
着惺忪的睡眼，深一脚浅一脚地跟随
母亲去打更。万籁俱寂，村里村外一
点灯火都没有，寒气逼人，我被冻得
全身直哆嗦。隐约间，我们看到前面
好像有一个人直挺挺地站着，很是吓
人。人多胆大，我们走近一瞧，原来

是一个玉米秸捆立在墙角。突然，一
个黑影“嗖”的一下蹿进柴火垛里，吓
我们一跳，是野猫还是黄鼠狼，谁也
说不准。前面怎么有火星闪闪？上
前一看，原来是上半宿打更的那一组
村民点火取暖留下的。全村已经逛
了一圈，没发现情况，浑身冻透，何不
也抱捆玉米秸就地烤火？再说了，蟊
贼老远看见光亮也不敢来。重新燃
起的火焰给我、母亲、桂英嫂子无形
中增加了一分勇气。母亲让我守着
火堆，她和桂英嫂子再围着村子转上
一圈，确保万无一失。大家约定，鸡
鸣三遍，打更才能结束，谁也不能搞
特殊。

有一天，村后街老蔫头的闺女夜
里与人私奔。老蔫头到老支书那里
告状，说是当夜打更的玩忽职守，放
走了他闺女和邻村小伙子，理应受
罚。开明的老支书哈哈一笑：“我说
老蔫头，这都什么年代了，年轻人自
由恋爱，书上说得明明白白。打更的
哪能横插在男女中间啊！”老蔫头无
言以对，悻悻地回家，“吧嗒、吧嗒”一
个劲地抽烟。

打更近一个月，全村没发生一起
盗窃事件，在位山清淤的壮劳力如期
归来，全村顿时充满阳刚气。打更，
又成了男人们干的活。老支书长吁
了一口气：这下，终于可以睡个安稳
觉了。

打 更

□ 刘国瑞

20世纪90年代，唱卡拉OK像一
阵风席卷我所在的临清市区。天一
黑，火车站、汽车站、广场上唱卡拉
OK的人比比皆是，人人是明星，个个
飚歌喉，低音炮“嗵、嗵、嗵”，震得大
地都在颤抖。

那时，去唱卡拉OK的人首先要
看电视机屏幕够不够大，音响效果够
不够好。二叔家的三妹在火车站支
了个摊，因为音箱设备比较好，一到
夜晚人流不断。我和妻子刚结婚，一
次，去三妹那里玩，由于时间早，还没
大有人，三妹非让我们唱两句。盛情

难却，我至今仍记得我们一起
唱的那两首歌，都是男女对
唱，一首是《我听过你的歌》，

一首是《糊涂的爱》。这一唱，夫妻两
人就在一起糊里糊涂待了30多年。

乔迁新居后，我们拿出从牙缝里
省下的4000多元，把一台三星牌大小
盘通用的影碟机请回了家，连到飞利
浦电视上，组成了个家庭影院。一到
周末，我们门也不出，在家自娱自
乐。偶尔有同事来玩，影碟机就派上
了用场。起初我们还顾及楼上楼下
的邻居，酒一多就顾不上那么多了，
调大音量，可着嗓子喊到嘶哑。好在
我家住在顶层，楼下开饭店的邻居经
常不在家，对门邻居经常被我拉到家
里一起娱乐。唱到尽兴，我们分别时
互相拥抱，尽是恋恋不舍。

说实话，那时，三星牌大小盘兼
容的影碟机在县城屈指可数，一台机
器4000多元，舍得买的没几个。这跟

当时妻子的消费观念有关，要买就买
最好的。机器买回家，100 多元一张
的大盘碟却一张也没舍得买，权当小
碟机用。

同事第一次到我家来温锅，妻子
还闹出个小插曲。酒后吃面条，不常
做饭的妻子下了一大锅，时间一长，
面条坨成团，挑都挑不开，最后只能
一人一碗当作面糊喝。好在来的没
外人，大家一笑而过。妻子却十分羞
愧，至今提及此事，还不好意思。

进入21世纪，卡拉OK由室外开
到室内，如雨后春笋般布满大街小
巷。有的饭店也搞起多种经营，把卡
拉OK搬到单间里。家里的影碟机就
成了我和妻子的专属，作用也由唱歌
改成了看电影，十几元一张的光碟轮
流看，主要是武打电影和喜剧小品，

比如成龙的《警察故事》系列、李连杰
的《黄飞鸿》系列、赵丽蓉的小品系列
等，给我们当时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
趣。

2002 年，因工作变动，我家的影
碟机就停了工，悬挂在墙上方的两个
音箱也光荣“下岗”。

一天，妻子收拾储藏室，把橱架
上“睡得正香”的影碟机翻了出来，经
过长时间的休眠，影碟机已“老态龙
钟”，再也不能使用。妻子说：“卖了
吧，留着不能使用，还占地方。”

我说：“放着吧，卖不了几个钱，
权当留个念想。”

就这样，影碟机又重新躺在了我
们新家的柜子里。每当看到它，便会
勾起我对逝去时光的追忆，那段时光
也被永久埋在了心底。

远去的影碟机


